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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上映的电影《人
生大事》猛一看题材非常
窄众，却在这个相对冷清
的暑期档，取得了十多亿
的票房，直逼上2022年电
影票房前三，这是值得探
讨的事情。这部看起来比
较窄众的影片，讲述了殡
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
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
了孤儿武小文，小文的出
现，意外地改变了他对职
业和生活的态度。

既然是华语电影难得一见的殡葬题材电影，《人生大事》难免
被拿来同享誉世界的日本同题材影片《入殓师》做对比。除了题材
相同，《人生大事》《入殓师》相同的地方还在于，都以这一题材表达
了人的生死观。两者在人物关系上也有类似，主人公都同父亲有
一些隔阂，父子的和解，都来自最后主人公为父亲入殓，含蓄隐忍
的东方文化，在《人生大事》和《入殓师》中都被集中表现了出来。

《人生大事》的独特之处，在于放大了殡葬师莫三妹和孤儿小
文的纠葛，让主人公与一个儿童成为故事的主线，实际上是巧妙地
将殡葬这一主题放到了儿童的视野里，这是《人生大事》最为主要
的设置，也体现了导演对这一题材最核心的认识。

《人生大事》中，殡葬师被比喻成“种星星的人”，影片导演刘江
江解释说，这是因为影片采用了儿童视角，“‘种星星的人’是小文
的话，也是我们的感觉。我小时候就听我奶奶说，地上少一个人，
天上就会多一颗星星。中间在做这个事情的摆渡者，就是从事殡
葬行业的人，所以‘种星星的人’是这么来的。”

关于“种星星的人”这样的表述，影片有两个核心情节。其一，
莫三妹“残忍”地告诉小文，烟囱冒出的青烟就是姥姥，小文又在学
校告诉老师，“爸爸”莫三妹是在天上种星星的人。其二，莫三妹的
父亲一生从事殡葬行业，父子之间有隔阂。父亲去世后，莫三妹亲
手为父亲入殓，骨灰装在奶粉罐子里，父亲给他留下了“最后一道
题”，替无数人安排过体面后事的父亲，让莫三妹选择一种仪式为
父亲下葬。最终，莫三妹想到了将其骨灰放进烟花，放上天空的办
法。在烟花绽放的一刹那，莫三妹和父亲彻底和解。

烟囱里的青烟和绽放的烟花，形成了很好的呼应，代表了《人
生大事》的生死观。“人生除了生死，其他都是小事。”这样的话说起
来非常沉重。而在《人生大事》的表述里，死亡被以青烟、烟花的形
式呈现，这让影片在表达殡葬这一题材时尽量看起来轻松，甚至有
点浪漫。这种轻松浪漫的表述，应该就是《人生大事》的有意为之，
这从影片的英文片名就可以看得出来。《人生大事》的英文片名是

“Lighting up the Stars”，直译过来就是“点亮满天繁星”，这个英
文片名，比较直观地体现了影片想要表达的意境。

相对沉重的殡葬题材，与《人生大事》相对轻松甚至浪漫的呈
现方式好像不搭，但了解了影片导演刘江江的成长经历，就会发现
这种呈现并不违和，甚至是对我们自身文化传统的忠实表达。刘
江江在冀南的农村长大，爷爷和大爷都是木匠，偶尔会帮村里的人
做棺材、操办丧事。小时候，刘江江家院子里就摆满了榆柳、桑槐、
松木、柏木的各种棺材。十里八村谁家有丧事，刘江江的爷爷会去
帮忙，因此刘江江对丧事即殡葬行业从小有感官的认识。在冀南
方言中，人去世叫“大了”，事了拂衣去的那个“了”。一个“了”字，
体现了一种对于去世的通达的表述。刘江江小时候对葬礼的认
识，就是有机会看电影、看舞台表演，这些都是相对轻松、浪漫的丧
事民俗形式。

小时候对殡葬行业的认识，以及长大后在电视台做了十多年
农村栏目的经历，让刘江江积累了殡葬行业相当多的素材。作为
平遥电影节创投项目的电影《人生大事》，最初的片名叫《上天堂》，
故事背景也是华北地区的丧葬文化，只不过在找拍摄地时选择了
南方。有故事的刘江江，决定了《人生大事》对于殡葬相对通达、轻
松甚至浪漫的表达，比如影片中的活人葬礼。刘江江说：“中国人
葬礼上做的一切，其实都是在治愈活着的人。”影片中给活人办葬
礼这样看似荒唐的设定，其实是刘江江了解到的真实例子。有个
老爷子终身未娶，孤身一人，他特别想看看自己的葬礼是什么样，
就用积蓄给自己办了一场葬礼。这个看似闹剧的情节，其实也回
到影片的主题，也是站在死亡终点，回溯你的人生应该怎么过得更
有意义、你应该珍惜什么。

当然，将殡葬题材的某些环节表现得相对轻松，将严肃宏大的
命题处理得相对轻巧，不仅仅需要幽默的桥段，也需要生活中真实
的“悲”。在《人生大事》中，莫三妹和小文的处境都很困难。刑满
释放的莫三妹从事殡葬一条龙服务，职业属性导致他需要承受种
种偏见。

而小文失去了外婆，成了孤儿。幽默包裹下的悲，是《人生大
事》的底色，轻松与幽默，只是影片诸多外衣的一种。

电影的片尾曲《种星星的人》改编自歌曲《送别》，由著名音乐
人赵照改编词曲兼制作人，饰演莫三妹的朱一龙与饰演小文的杨
恩又携手献唱，歌曲与影片的英文片名“Lighting up the Stars”
相互呼应，表达了人们对生死相隔的亲人最浪漫化的怀念。歌曲
从孩童视角出发，将殡葬师比喻成“种星星的人”，一改人们对殡葬
从业者的刻板印象，突显出该片正视死亡、珍惜生活的积极含义。

作者简介：倪自放，资深媒体人，山东省签约艺术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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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曾说：“没有二局，长征是很难想象的。有了二局，
我们就像打着灯笼走夜路。”伟人所说的二局，就是庞贝长篇
小说《乌江引》中涉及的中革军委二局。书中的一个个密码战
故事，揭示了隐蔽战线的胜利对于中国革命伟大进程的重要
意义。

书中提到，自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苏区，到1935
年10月长征结束，军委二局破译国民党军密码177本。知
己知彼百战不殆，准确的情报，为毛泽东指挥红军一次又一
次突破重围、绝处逢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那个生
死攸关的危急时期，从 1932 年秋首破敌军密码算起，到
1936年秋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军委二局破译的国民党军各
类密码有860种之多。而小说中主导破译的曾勉、曹大冶、
邹生，真实原型就是“破译三杰”曾希圣、曹祥仁和邹毕兆。

小说将主要笔墨集中于中央红军长征中北渡乌江和南
渡乌江这一时间段，其中包括遵义会议、土城之战、四渡赤水
等重大历史节点，让我们看到了另一个不曾熟悉的战场——
中革军委二局的密码战，这是以往长征题材文学作品鲜有涉
及的领域。所以，有评论认为，《乌江引》“丰富了红军长征主
题的文学书写，拓展了军事文艺创作的空间”。

小说采用的“速写”和“侧影”组合以及双线结构形式，亦
是值得称道的成功探索。前者是二局一位无名英雄的战地笔
记“乌江引”，后者是何博士寻访战争年代从事秘密工作的外
祖父下落的经历。其中战地笔记“乌江引”则是何博士寻找到
的重要资料，是连接两部分的桥梁，历史与现实由此完美融
合。那些湮没于历史深处的碎片化记忆，终于在作者手中拼
接出一位位无名英雄的“速写”，形成了多角度多维度的“侧
影”，从而真实立体地塑造出了奋战在隐蔽战线的红军英雄群
像。

作者庞贝在解放军机要部门工作过，对隐蔽战线的重要
性认识深刻，对从事密码破译工作的无名英雄非常敬重，因此
使得《乌江引》对历史现场的复现，对英雄精神的探寻，具有了
基于个体生命感悟的独特表达。

小说开篇，曾勉、曹大冶两人苦熬三天三夜破译刘建旭
的密电，促成中革军委下令红军部队更改行进计划，向黔东
南黎平前进，避免了钻入敌人的包围圈。而这次挑战身体
极限的破译，对他们来说却是习以为常。书中描写了他们
破译成功后的习惯动作，大喊一声：“破！”同时猛击一下桌
子。这种淋漓尽致的情感释放，饱含着舍我其谁的自信和
直冲云霄的豪迈。正是在这一次次的情感释放中，更加坚
定了他们钢铁般的意志和必胜的信念。在土城之战中，曾
勉、曹大冶、邹生兆一位腹痛，一位发烧，一位失眠，他们却
依然在枪炮声中顶住巨大压力，就地侦听，就地破译，一昼
夜就破解了敌军的密电。由于及时摸清了敌情，红军再一
次摆脱险境，开始了一渡赤水。越来越严重的失眠头晕伴
随了邹毕兆一生，难以忍受的折磨，终使他在1944年无法
与敌军密码继续缠斗。

反观国民党方面，他们建立了庞大的无线电侦察机构，
购置了最先进的破译设备，雇佣了外国密码专家，但对红军
的密电一直“无从分析”。蒋介石命令手下的密码专家黄季
弼破译红军密码，黄季弼在报告中强调了一番客观原因后表
示：“职与全体人员再三讨论，咸认为无法办理此事。”其实，
根本原因在于他们缺乏必胜的信念，不可能全身心地投入。

周恩来同志不仅对曾希圣领导二局取得辉煌战绩予以肯
定，更是褒扬了隐蔽战线的将士们意志坚定，严守纪律，甘做
无名英雄的奉献精神。出于保密的需要，二局的工作唯有中
央和军委领导知道，他们的功勋不能宣传，受到自己人的误会
也无法解释。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他们只能是无名
英雄。“有名的英雄不足奇，无名英雄更可贵”，这是曾希圣的
一贯认识。直到病逝，他都严守纪律没有向家人透露一点自
己的辉煌往事，心甘情愿做了一辈子无名英雄。

已经解密的长长的无名英雄的名单上，还有钱壮飞、张
露萍、项与年、蔡威等等。其中蔡威被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
浩称为能够准确提供敌情的“菩萨”，对截获的敌人密电，
蔡威有时无需密码本就可以译出来，常常是边抄收边破译
边上报。红军第三次过草地时，他不幸因重疾去世。由于
工作性质原因，他很早就和家里断了联系，直到1985年家
人才找到他的遗骸，家人烈属的身份最终得以确认。1986
年，徐向前元帅为其题词“无名英雄蔡威”。

“只要有人记得，他们就还活着”，这是庞贝写作《乌江
引》的初衷。当年，红军南渡乌江后,当地百姓自发掩埋了许
多红军烈士的遗体，其中就有二局的烈士。百姓们不知道他
们的名字，但知道他们为谁而死。今天，这些无名英雄仍然
还活着，《乌江引》就是对他们最高的礼赞与致敬。

作者简介：李仲，青岛琴岛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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